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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问世十九载“共和国长子”尽抒怀

话剧《父亲》于 1999年创作完成，剧情发生在上世纪 90年代，讲述了一个工人家庭中的两代人在社会变革中的分歧，最终互相支撑，以坚韧不拔的精神走出低谷。自演出以来，该

剧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佳作，获得了众多的荣誉。星移斗转十九载，日前，该剧再度重排，并入围第四届中国原

创话剧邀请展，即将进京演出。现邀请当年的三位主创——编剧李宝群、导演曹其敬、剧中“父亲”扮演者宋国锋，从不同的角度回忆了他们的创作历程和创作感悟，这其中既有迷惘

之后的笃定，也有伴随艰辛的喜悦，个中滋味尽在笔端。

话剧《父亲》上演于 1999年，

迄今已有 19 年了。今年该剧再

度进京演出，遥忆当年，回望来

路，让我生出很多感慨。

写作《父亲》时，我 36 岁，凭

着一种按捺不住的情感，不管不

顾地扎到东北下岗工人的生活

中，和他们同哭同笑，大碗喝酒，

大醉不归，和他们一起去“下岗一

条街”摆摊卖货；写作时也不管

各种套路和禁忌，流着泪写，捧出

心写，只想写出我心中的人物，写

出我看到的现实、感受到的生命

的艰难……

19 年间，《父亲》长演不衰，

辽宁人艺先后演出 500 余场，多

家专业话剧院团也演出过，全国

各地的艺术院校更是不间断地

排演该剧，包括上海戏剧学院、

中国戏曲学院及四川、山东、山

西、辽宁、湖北等省市的艺术院

校。这次，演出依然反响强烈，

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厚爱和众多

专家、同行的认可。

这出戏深刻影响了我的写

作人生。从《父亲》开始，我更加

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戏剧之路，

坚持写普通人，写各种社会底层

的小人物。直至今日，我先后创

作了《矸子山上的男人女人》《黑

石岭的日子》《长夜》《乡村往事》

《花心小丑》和“两个底层人三部

曲”等 40 多部戏，这些作品始终

贯穿着一条线索：关注和关怀中

国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的生活、命运和情感世界。

19 年间，《父亲》不断演出，

时常让我陷入思考。《父亲》烙满

了上世纪 90年代的印记，却能演

出19年之久，至少说明这出戏存

在着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那

就是写作的焦点是人，而且是我

们社会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人物。

这部戏写了普遍的人性、人情，

人在命运之下、在苦难之中的选

择与抗争；写了人与人之间的战

争与和解、家人之间的矛盾与冲

撞、相互关爱与相濡以沫。这些

是有人性温度的，也是有人性力

量的，能让人共鸣，让人心动。

《父亲》的创作方法既不先

锋，也不时尚，写作技巧不成熟、

不老到，却演出了 19 年之久，这

与它来自于实实在在的生活有

关。创作还是要有生活，要从生

活中打捞剧本，没有生活地胡编

乱造，耍小聪明，也许哄得了观

众，却打动不了观众。此外，创

作仅仅有生活也不够，还要有直

面现实、直面人生、直面苦难的

勇气，要有对生命的关怀和悲

悯，要勇敢地贴近生命，贴近普

通人的真实生活，真诚地关注和

表达人的情感和命运。不真诚，

说假话，乃至粉饰生活，根本吸

引不了观众，更别想打动观众。

《父亲》的创作还有一个特

点，它得到过很多人的支持和扶

植，但它不来自领导的命题和有

关部门的授意，它完全是从生活

中 的 感 受 和 发 现 中 孕 育 出 来

的。这种创作更符合艺术规律。

真正检验一部作品成色的

是观众和时间。我为《父亲》19

年间不断上演而高兴，为这出戏

没有被时光淹没而欣慰，但它以

后还能再演吗？演出还会受到

欢迎吗？还能再演多少年？以

后的观众还会喜欢它吗？这仍

要等待时间和观众的检验。我

期待它能一直演下去。

（作者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话剧团原艺术指导，国家一级

编剧）

话剧《父亲》的第一版诞生于 1999年；5年以后，

另起炉灶重排了第二版；第二版演至今天，也已经

过去 14年了。在总共将近 20年的时间里，一部表现

当代工人生活的戏能够长演不衰，而且演遍了大江

南北，它的生命力何在？它的艺术魅力何在？

工人阶级曾经是我们文学艺术领域极力讴歌

的对象，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工人形象几乎

淡出了艺术舞台。现在的文学艺术作品确实非常

丰富，非常多元，可是普通工人的形象严重缺席。

应该说，社会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就越显示出

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作用。小到柴米油盐，大到

神舟飞船，哪一样离得开工人的创造、离得开工人

的劳动？所以工人形象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应该有自

己的一席之地。《父亲》这部戏把工人请回了舞台，在

喧嚣夺目、色彩斑斓的话剧作品中，《父亲》就像是一

缕清新的空气，带来了刚健质朴之风，令人神清气

爽。让工人重返舞台，是要展现这些普通人的形象，

表现他们纯朴的本色、传统的美德、美好的情操，以

及他们的理想和抱负、困惑和迷茫。他们呈现的是

生活最真实的样子，因此令人颇感亲切。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辽宁重工业基地被誉为

“共和国的长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功不可

没。过了半个多世纪，社会经历了多次变革，“长

子”的地位不复当年，但是“长子”的情怀依旧，对国

家的一片深情依旧。“长子”，就意味着要有广阔的

胸怀。当年辽宁的产业工人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

杰出贡献，在今天的伟大变革中，他们仍然要忍受

社会转型的阵痛。我们戏里的“父亲”，就是其中普

普通通的一员，他的形象概括了“共和国长子”的形

象，他那种顾全大局、为国分忧的气魄，那种责任感、

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自强不息的骨气，都让人肃然

起敬，让人荡气回肠。

现实主义是一棵常青树，《父亲》就彰显了现实

主义戏剧的强大魅力，这种魅力来源于剧本的特

色，来源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坚实的现实主义艺

术传统。演员们朴实无华而又形象鲜明的表演，

显示出扎实的创作功力；所呈现出来的演员与角色

血肉相融的境界，更是一种表演艺术的巅峰。像生

活一样的质朴，是《父亲》这台话剧独特的美，是它的

魅力所在。

一部现实题材、反映当代生活的戏剧作品，能否

做到与时共存，异地共赏，是对其生命力的考验。力

求打造永久性的艺术形象，是我们的创作追求。

如果说给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民众带来深刻影

响和冲击的社会转型是一场强烈的精神“地震”，那

么一个人面对这种精神“地震”，最受冲击的是心灵，

在没有办法阻挡历史进程的关口，就必须调整自己，

重新建立精神支点。如果说《父亲》的第一版表现的

是“地震”时的“房倒屋塌”，那么现在第二版所要表现

的就是重建精神家园，表现人们在挫折、艰难面前，所

迸发的一种能够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当社会大变

革的时候，正是人的内心风暴迭起的时候，是人性迎

接考验的时候。这时候的人性，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展

现。人的内心风暴、灵魂的挣扎，永远应该是我们创

作者关注的主题，如果只写了表层，而不深入到灵魂

最深处，我们的作品就很难做到与时共存，异地共赏。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尤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

更需要某种精神来支撑自己。社会的转型，整个市

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严峻的考

验。《父亲》所呈现的自强自立、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我

们此时应该弘扬的。

在这部戏里，“父亲”所面临的虽然是家庭里出

现的困境，比如子女下岗，但是他所解决的不仅是

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这是我们中华

民族多少年来的文化积淀，也同样是不断沿袭的传

统美德。“父亲”像一棵历经沧桑的参天老树，除了

给予子女们生活上的滋养，更重要的是给予了子女

精神上的哺育与呵护。

话剧《父亲》又将与观众见面了，但愿我们的戏

能够继续与时共存，异地共赏，再过 10年、20年仍然

有旺盛的生命力，仍然是感人的、有价值的。

（作者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回想 1998 年岁末，我正为剧院能不能为新中国

成立 50 周年拿出一台好戏而夜不能寐。恰在此时，

辽宁省作家李宝群拿出了新创作的剧本《月光洒满

工人村》（《父亲》原名），当我一口气读完这个剧本之

后，心里感觉敞亮了很多。导演丁尼（《父亲》第一版

导演）对剧本情有独钟，更是提出由我来演剧中的“父

亲”。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看过剧本后态度也非常

明确，他认为这个剧本有生活、有人物、有深度、有品

位，同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我喜欢并敬佩李宝群笔下的老杨头，这大概是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与他们那一代人相通的地方很

多，不用很费力气就可以清晰透视“父亲”的心路历

程，可以很快地走进老杨头的内心。但我也要进行

彻头彻尾的改造，首先是玩命地减肥，从外形上贴

近角色；其次必须去“演”而又尽可能不露任何“演”

的痕迹。

我自己为创作老杨头定下一个原则，不刻意去演

这个老工人的使命感、责任感、负重感等，我只想从平

常生活的角度，去刻画他的平凡普通，去揭示人性的

本质。至于人们从他在舞台上的一系列行为中总结

归纳出什么、提炼升华出什么，还是留给观众评判吧。

《父亲》迄今已演出了 500 多场，激动人心的演

出经历给我和剧组成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

忆。我们饱尝过在零下三十度没有暖气的简陋剧

场里穿着单衣演出的艰辛，经历过零上三十度在像

闷罐车一样的工厂俱乐部捂着棉袄演出的考验；马

不停蹄地四处奔波，超过百次的舞台装卸，这一切

无不浸透着剧组所有成员的心血与汗水。正是这

样的奔波忙碌，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生命的价值，

体会到了话剧得以生存发展的真谛。

话剧《父亲》自问世以后，各项荣誉便接踵而

至。它荣获了第三届东北三省话剧节金奖、第六届

中国戏剧节金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九届

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还代表辽宁

省进京参与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庆祝演出，并作为全

国唯一一台话剧参加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入选 2003 年至 2004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

大精品剧目，2009 年作为仅有的两台话剧之一获得

文化部优秀保留剧目大奖。令人难忘的是，《父亲》

在入选 2003 年至 2004 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初选剧目后，我们对该剧进行了重新打造，聘请著

名导演曹其敬亲自操刀为《父亲》做了“大手术”，使

它能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十大精品”行列。在曹导

的引领下，老杨头的形象塑造也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表演始终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由于

导演在重新打造这部戏的过程中力主揭示两代工

人在经历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后开始重建精

神家园的历程，融入了很多的写意成分，所以使这

部戏不仅突出了厚重感，也增强了感染力。老杨头

这个父亲的形象也较原版更有血有肉，可敬可亲。

回顾《父亲》走过的路，我始终认为舞台是艺术

阵地，观众是生命之水，赢得观众就赢得了话剧的

希望。作为一名演员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他饰演的

角色被观众认可。《父亲》给了我太多的享受，每一场

演出都是那么令人振奋。每每剧终谢幕时，观众一边

擦着眼泪，一边鼓掌喝彩，为演员献花，请演员签字，

同演员合影。在上海，一位位鬓发斑白的老者，眼角

的泪花还没来得及拭去，便发自肺腑地说：“原汁原味

儿，原汁原味儿！看了你们的戏真像喝了陈年的女

儿红，浓香甘醇。”

而今，话剧《父亲》再度搬上首都话剧舞台接受

当下观众的检验，其意义非同一般，是不是好戏、够

不够精品、该不该保留？让我说，敢于面对观众，任

人评说，勇气可嘉。

（作者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国家一级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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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父亲》，就像喝了陈年的女儿红
宋国锋

本版图片均为话剧《父亲》剧照


